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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金寨铁冲玉兰总是很忙。
她在铁冲乡前营村的家中开着一间茶

叶店，那里住着她的公婆；她在江店新城区
药材大市场也开着一间茶叶店，这里可以关
照孩子上学。她的货架上，除了茶叶，还有
葛根粉、黑木耳、灵芝片、香薯干等土特产。
她在城乡之间奔波，照顾老小，忙着生意。

年前刷到她的短视频。她笑着说，本来
只是个卖茶的，顺带卖点土特产，最近帮她
亲戚卖山茶油，火了；如今，村里干部又让帮
老乡卖猪。于是，她又走村串户，为村里的留
守老人卖熟食黑毛猪肉，一天也不得闲。

大年初一，别人都在休闲团聚，她却上
了自家茶山，拍了一段新年视频，真诚感谢
一路支持她的领导、客户和家人，说是有了
大家的陪伴与鼓励，她才能安心扎根家乡，
踏踏实实卖茶。新的一年，她将用镜头记录
更多家乡的美好，让金寨的优质农产品走进
更多家庭。

那天她换了新发型，化了淡妆，身着银
白色新衣，笑容可掬，像一朵绽放的玉兰

花。她身后，苍山巍峨，残雪未消，一坡坡茶
树，仿佛被她清亮的声音唤醒，抖落一冬的
沉寂，慢慢舒展开来，透出蓬勃的绿意与生
机。

这一幕，让我想起去年春天，我随文学
采风团，走进她在铁冲乡前营村的观音山茶
叶店。但见她，收鲜叶、算账、付款，卖茶、打
包、发货，热情招呼客人，忙得像个不停转
动的陀螺。墙上挂着的“金寨县巾帼帮扶之
星”“好媳妇”“优秀童伴妈妈”“新时代文明
户”等一块块奖牌，让我对这个年轻人念念
不忘。

铁冲玉兰，本名杨玉兰，生于金寨县南
溪镇，因嫁到铁冲乡，又与本地玉兰谷同
名，便给自己起了这个网名。

和许多山里孩子一样，她中学毕业便外
出打工，辗转多个城市，做过不少工作。后
来成家生子，日子渐渐安稳。可看着公婆年
纪渐大，孩子需要陪伴，她考虑再三，选择
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留爱人在外打拼。

铁冲山多，茶叶是山民们重要的收入来

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
沿海城市，山里年轻人便奔了城里去打工，留
下来的老人渐渐体弱，不少茶山逐渐荒芜。玉
兰的公婆头脑活，又勤劳肯干，不仅将自家茶
园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开荒拓土，经营着家庭
茶叶加工厂，主要制作毛尖和瓜片。

回到家乡的玉兰，一边照顾家庭，一边
利用在外积累的人脉做起微商，用心把家里
的茶叶卖出去。自家小茶场的产量不够销，
茶季一过，闲下来的她一度有些迷茫。村干
部、团县委、公益协会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后，陆续来到她身边，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
下，她慢慢打开思路，也找准了方向。

“宁可拼搏累死，也不能在家闲死。”玉
兰在公婆有限的茶山基础上，成立了金寨县
观音山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村里100
多亩抛荒地，请乡亲栽茶苗、除杂草，严格
落实县里“两个替代”要求：以生物农药替
代化学农药，以有机肥替代化肥。她的基
地，也被评为金寨县巾帼种植示范基地。这
份认可，让她更加努力。她积极参加电商培
训，到麻埠镇学习茶叶种植加工，去华西村
参加脱贫攻坚培训，到安徽农业大学学习农
业经营管理，还牵头举办手工制茶“师带
徒”活动。一次次学习，一次次提升，一步步
把路走宽、走稳。

玉兰的眼界越来越开阔，心里装的也不
再只是自己的小家庭。不知不觉中，她已经
成为带领乡亲共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一
份子。她的朋友圈，从最初记录三个孩子的
成长日常，慢慢多了村里“童伴之家”孩子
们的笑脸，多了铁冲玉兰谷的风景，更多了
家乡产业发展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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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后，玉兰的干劲更足了。驻村干部黄书
记、“铁冲孔队长”、“铁冲小马哥”不仅为铁
冲茶叶代言，还建议她参加各地农产品展销
会，教她更好地运营短视频，让更多人通过
网络认识铁冲、爱上山里的绿色农产品。

铁冲玉兰，真的像玉兰谷里的花儿一
样，在众多养分的滋养下，在山野间热烈绽
放。

革命战争年代，红军大部队北上长征
后，金刚台上妇女排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让
金刚台上红旗不倒，直到革命胜利，铸就了
“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金刚台精神，浴血
巾帼们的故事一直广为传颂。如今，在金刚
台余脉的这片土地上，我看着为了美好生活
而干劲十足的玉兰，感觉她就是新时代的
“巾帼英雄”。

金寨大山深处，曾因交通不便、资源匮
乏，百姓生活清贫。为了过上好日子，一批
批青壮年背井离乡，走上打工之路。在他
乡，他们在物质上有了收获，但在精神上，
常年承受着亲人离别的痛苦。后来，高速通
了，高铁也通了，金寨迎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家家企业被招商进来，一个个设施完
善的小区拔地而起，一个个创业成功人士脱
颖而出，越来越多在外金寨人回到家乡，用
多年积攒的经验、人脉与热忱，在家乡的山
山岭岭间，建民宿、兴旅游、种药材、搞养
殖……

层峦叠嶂，沟壑纵横。遥望远山，清风过
耳，我仿佛看到，许许多多像铁冲玉兰一样
的年轻人，怀揣青春的活力，凭着对家乡的
赤诚热爱，用各自的坚守与努力，把一座座
曾经沉寂的大山，一点点唤醒。

春山已醒，未来可期。

题记：节气是一本时间书，春来冬往，
记载了人间草木，四季枯荣。每个节气都是
你我不老的乡愁。

(一)立春
春从大寒的节气里，起了身，始于旧年

腊月，立在大俗大雅年的喜庆里。
这一年就这样开始了。其实，薄寒二

月，立春后，还有好长的一段凛冽光阴，看
不到半点花红柳绿。乍暖还寒，衣柜里翻来
翻去，在挑拣冬衣和春装之间徘徊。立春，
纳福。一切都有了期待。

东风悄然而至，像雪夜造访的故人。春
风料峭，昨夜檐下小雨，唤醒了地下的种
子，给了它们闯荡江湖的勇气。

写下“立春”两个字，一下子萌生了一
些扑啦啦的念想。人与草木同心，迎春花最
懂春天，开在街边，笑迎路人。立春像个饱
满的少年，站在垄上，看玉兰花高高举起木
笔，在荒寒的山山岭岭上，书写花开向喜，
月圆向吉。

立春。天初暖，日初长，好春光。待春风
吹过千千川，花动一山春色，出门俱是看花
人。

(二)雨水
好雨知时节。雨水落，万物生。雨是生命的起因，雨落水起，

胜过万语千言的表达，就连石头也有了一颗潮湿的心。
艾草破土而立，婆婆纳和猪秧秧开始争夺领地。小楼一夜听

春雨，明朝看去，杏花纷纷，开在微寒的风日里，没有叶子，一树
树杏花，寂静又隆重。

春雨不急，细细软软的，轻轻落，慢慢停。落在身上，翻动了
记忆，把过去的事揉碎了又捡起。

喜欢每个节气，有朴素的生活气息。农二代多年不事农桑，
依然没有走出节气里的乡愁。旧岁雨水天，土地回暖，农人欢喜。
父亲就坐不住了，“吱呀”一声推开西厢房门，开始拾掇他锈迹斑
驳的农具。中国旧式农人，像踩着田埂一样踩着节气，翻耕、育
种、栽插、收获，永远不愿离开土地，出走又回归。

雨水天，湿漉漉的怀念，眷恋雨水之下田畴之上的风物旧
事。春雨的故事，从雨水这个节气开始。

(三)惊蛰
惊蛰，有中国汉字之美。一个“惊”字，惊了蛰伏一冬的虫子，

惊了人间草木，也惊了光阴，有劈面相逢的惊喜。
一出门，看见了惊蛰，是绿的，脆的。猛然发现：天地不同了，

芸芸众生，都有了蓬勃的心事。想想立春也太含蓄了，惊蛰是大
手笔，像一位国画大师，手提一支饱满浓彩的笔，在雨水之后的
留白处挥洒泼墨。“微雨众卉生，一雷惊蛰始”。是呀，惊蛰应该有
雷声的，古诗中寻见，春雷可以扫旧雪，可以邀春雨，可以促东
风。

仲春时节，一年中最响亮的日子。惊蛰桃始华，舍南舍北，春
水涣涣，不再是苏轼笔下“竹外桃花三两枝”，推窗便见十里桃
花。桃花树下，那流传千年崔护和绛娘的爱情故事，依然缠绵悱
恻，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意难平的遗憾，也有“桃花依旧笑春风”
朴素的愿望，云淡风轻的释然。

又见三月，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荒凉之后，爱繁花，爱春光，得
见从容美好。

(四)春分
春分，美在一个“分”字，分者，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

色二分，一切都刚刚好。
春分到底有多美，土地完全苏醒，岸柳青青，草长莺飞，小麦

拔节，油菜花香。春分又叫“酿花天”。一树玉兰，半树海棠，桃红
李白，遍地野花......花儿完全不守规矩，争着抢着地开。

春分，食春菜。我开始摘青蒿做粑粑，挖荠菜、打香椿，放到
铁锅里焯水，然后挤干，放进冰箱里，够吃一年，每一口都是春分
的味道。

春分，是一种祝福。自古以来，春分时节有很多习俗，刘长卿
有诗曰：“从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放纸鸢”。春分，万物都在呼
应着秩序平衡，朴素的处世道理和中国人的敦厚中和，都在稼穑
之间。

春光从此浓，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来了。陶行知先生说:春天
不是读书天。那就放春假吧，逃出格子间，在春风里，一直走。

(五)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几声闷雷从楼顶滚过，雨水披纷而下，泥

土的芬芳裹挟在雨里，敲打着玻璃窗，玻璃上如小溪奔涌，窗外
云水茫茫，不肯停歇。我并不讨厌这雨，反倒喜这几分春雨的绵
软，喜这春夜的温良。

出门看花开，陌上杨柳，一夜春风一层绿。低头见杏花缤纷，
落于脚尖，一地湿冷的清芬，恍若凉成了一帧老照片。

暮色又起，清明时节都在怀念逝去的亲人，怀念如烟。
拉上窗帘，灯光片片落满衣襟。静静听雨，听风雨的和声淹

没夜的落寞，听雨淋淋漓漓说着从前。
(六)谷雨
谷雨即“雨生百谷”，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这时节，布谷声

声起，是在提醒农人：种瓜种豆，插秧插禾。此时，谷物需要雨水
润泽。谷雨的雨，可不是那早春慢条斯理、缠缠绵绵的天街小雨，
最好有春雷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雨，下到春水岸平，才好。

传统文化中的谷雨，起源于仓颉造字。仓颉是黄帝的史官，
他依照星斗山川的走势和鸟兽的足迹，造出文字，因为他制字有
功，感动了天帝，天帝赠予他一金人，他不要，说：天下正遭灾荒，
他要五谷丰登，让天下老百姓都有饭吃。于是，天帝命天兵天将
打开天宫的粮仓，下了一场谷子雨，天下万民得救了，因此，后人
把这一天定为“谷雨”。

时间真快，春光太匆匆，暮春了。
开到荼蘼花事了，只剩牡丹。牡丹又叫“谷雨花”，姗姗来迟

的牡丹，像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刘梦梅迟迟不肯出场。牡丹
有多美，白居易有诗曰：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那年，友人送
我扇面，画了牡丹，绿叶间一朵硕大的洛阳红牡丹，层层叠叠，婆
娑盛开，贵气而不张扬，低眉开在民间。

谷雨过后再无寒。谷雨天，叶长花落，绿肥红瘦，适合薪火煮
一壶谷雨茶，沉下心来，抄抄书，写写字，记下日月情长。

黄泊渡，从前叫黄摆渡，曾是霍
孟航道起始的老渡口。过去,守渡人
的橹声,伴着城东湖的风,吹过一年
又一年；如今，渡口遗址上隐约可见
的“黄摆渡”三个字,沉淀着几代人
的记忆。

走进黄泊渡村入口，地势忽然
就缓了。起伏不大的小丘陵像被谁
的手掌轻轻抚过，棱角磨得温润，连
风里都多了几分水汽。只见一条湖
湾像匹淡蓝的绸缎，从黛色的堤坝
里飘出来，在开阔处打了个旋，圈出
一片月牙形的湖滩。初春湖滩上的
田块，是被湖水吻过的绿，嫩得能掐
出水来。田埂蜿蜒，把绿分割成不规
则的碎片，像老天随手打翻了绿釉
瓷盘，碎在这渡口边上。

渡口边上最抢眼的，是错落有
致的院落式民宿：白墙黛瓦的徽派
建筑依水而建,原木色的窗棂框着
城东湖的天光云影,水岸套房推窗
见湖,石墙搭配藤编座椅，复古方格
地砖，窗边的红底春联又添了几分
年味，中西风格碰撞出独特韵味。上
千平方米的院落,葡萄园环绕,有接
待大厅、特色客房、泳池,还辟出了
美食研学中心,把霍邱的稻虾、湖鲜
做成了招牌,蔬菜大棚散发的清香
混着渡口的泥土香飘过来,正像我
们熟悉的咖啡加“伴侣”的味道。

漫步黄泊渡村民俗汇,有农产
品展示馆、人才培育基地、特色美食
餐厅、民俗文化广场、儿童乐园、网
红“村咖”、露营基地、码头垂钓、水

上电影院等多元体验区。这里还配
套停车场、公共厕所,并与乡村民宿
项目形成功能互补,构建起“湖景休
闲+康养住宿”的文旅格局。

“早先这渡口热闹着呢！”当地
一位老农的声音裹着风飘过来：“南
来北往的货船都在这儿歇脚，挑夫
号子能盖过城东湖的浪声。后来修
路修桥，渡口就冷清了，倒是这片湖
滩，被老辈人一锹一锹整成了田。这
湖滩地，别看不起眼，种啥长啥，湖
水涨上来时，漫过田埂，留下一层肥
泥，比化肥还管用，煮出来的饭，香
气能飘半里地。”

沿着田埂往渡口走，脚下的土
软乎乎的，带着湖泥特有的腥甜。老
渡口前,稀疏的芦苇在风里摇荡,让
人浮想联翩，像是在述说黄泊渡的
往昔和今朝。新翻的田垄里，还留着
耕种机划过的痕迹，像大地的掌纹。
有农人在田里弯腰劳作，动作很慢，
像是在跟土地对话，一抬手一落锹，
都带着股从容不迫的劲儿。

这黄泊渡的田，哪里是普通的
田啊，是渡口人家把日子种进了泥
土里。渡口还是那个渡口，只是渡的
不再是南来北往的船，而是一茬茬
青黄相接的庄稼，是渡口人家踏实
的日子。望着那片被暮色染成墨绿
的田，忽然想起那句“沧海桑田”。
黄泊渡的故事，哪里是沧海变桑田，
是渡口人家把沧海的波澜，种成了
桑田的富足。那些被湖水冲刷过的
日子，在机器与泥土的碰撞里，诠释

成了最朴素的希望。
近年来,黄泊渡村“两委”也是

披荆斩棘，一路繁花。实施硬化柏油
路13 . 97公里,铺设污水管网15 . 6
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142盏,并促
进文旅项目落地,引进社会资金
650万元,建成民俗汇、民宿、老渡
口遗址修复营地等,举办多场田园
音乐会、油菜花和西瓜文化旅游节
等活动。就像播进泥土里的种子，辛
勤的汗水终于滋润出丰硕的果实：
去年,村级集体经济达到479万元,
经营性收入100万元,荣获省“五个
好”村党组织标兵、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等称号。

黄泊渡村距离霍邱县城6公里,
距离省会合肥和六安市中心也只一
个半小时。黄泊渡的环村梨花羊肠
小道、万亩油菜花良田、千亩反季节
蔬菜大棚、声名遐迩喷香的清炖城
东湖大鱼头，等着大家的“遇见”！
黄泊渡里“可耕田”，耕的是田，也
是不期而遇的美好，更是渡口人家
的岁月与安稳。

在山谷的褶皱里
在流水的指尖上
在石头的脊梁骨缝
她活成奇异的感叹号

像爬山虎借攀岩之力
绝壁匍匐，却带着凌空舞姿
风过处，抖落的不是摇晃
是江湖里独一份笑傲
 
根须细如蛛网
却偏要在片麻岩上结巢
把日月清辉、天地骨血
一口口嚼碎了咽

不贪嗟来之食
是骨子里的犟
风霜来，就迎着霜
雨雪落，就接着雪

四年光阴，只长五公分
慢得像石头上刻经
 
拒绝培土温厚
推开浇灌殷勤
所有的人工好意
都被当作打扰
就这么自顾自地活
活成旷野里独行客

柔弱如草
却藏着岩石的硬、钢筋的骨
 
归入兰科族谱
许是只凭花朵模样
那点基因里相似
抵不过她一身
不与谁同
天地唯一的倔强

昨天傍晚，沉了几天脸的天公睁开眼睛了，天空
阔大，呈石青色，石青色上浮几缕白，西边居然有小
片橘红，是准备天晴的样子。一百岁的婆婆拄着拐
棍，站在门外，仰头看看天说，明天可以晒太阳啦！

但是，夜里醒来时，听到屋外有淅淅沥沥的声
音，是天幕上的星子下凡了，还是天上有谁在向我
的屋顶，向我屋子的周边撒着我喜欢的小小巧巧
的文字呢？大概是后者。

我的小屋在田野中。
屋前种蚕豆，屋右是豌豆，屋后几丛竹，小屋

落成就栽下的；屋左一条路隔开了麦地和油菜地。
我猜想着，这些文字跳跃在它们头上、脸上、身上，
会组成怎样一篇清新自然的篇章？

早晨，我在淅淅沥沥中起床。果然，这三月的
小雨，在我的田野奋力书写。

豌豆的藤蔓曲曲弯弯，牵牵绕绕，就要伸向墙
边，满怀着向上攀援的冲动，藤蔓上的叶子精致得
吸引你的目光，叶和藤之间，小小的花苞还闭着眼
睛，鼓鼓的，正接受着三月小雨的洗礼呢。你想让
它们做个文章的开头，它们可能嫌太短。

门前的蚕豆簇拥着一起向上，墒垄鼓起来了，
挤挤挨挨的，碧簪似的叶子互相交错，层层叠叠。

新品种的大油菜不似过去的小油菜，菜叶硕大，轰轰烈烈的，
已经潽出来了，向上伸出的菜苔，带着闪亮的黄花，在雨中招摇着，
似六月的荷花箭，虽少一丝端庄，却英姿飒爽。三爷打着伞站在田
埂边欣赏着，今年这油菜长疯啦！

麦苗的绿是油油的绿，不似油菜那样张扬，却也不声不响地闷
声猛向上，这一片麦地原是村庄的老屋宅基地，去年开垦出来了，
新地力道强吧。

那几丛竹子在窗前摇曳，竹叶是崭新的绿。
门前的这两棵柿子树，别看它一本正经的铁画似地站着，其实

我知道它在小雨中正悄悄地憋着一肚子的绿，蓄势待发。铁枝上站
着正沐浴的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叽叽喳喳地向同伴透露着消息。
这一群也许是去年秋天在这棵树上吃过柿子的那一群。

雨点小而密，不太能惊动池塘，水依然清澈，只是水边的老柳
树对着晨妆，柔枝轻擦着水面。

我的门前很开阔，放眼望，远处的田野，绿中有黄，厚厚实实的
绿，纯纯粹粹的黄，织锦似地铺开，把那些老气横秋的枯草田埂挤
成一条缝，一条线。新的村庄在织锦上点缀着，白墙青瓦。

古人说好文章的结构是凤头、猪肚、豹尾。田野上的这些庄稼，
它们谁也不愿意只做头，或中间、或尾巴，它们都自成一片文章。春
水贵如油，三月的小雨正给田野加油，这些庄稼的文章叠加起来，
铺陈起来，可不就成了一篇大赋？

一篇大赋正浩浩荡荡地在三月的小雨中产生，文采斐然，音调
铿锵。

每次穿过小区那道窄窄的后门
往前走，就好像不知不觉中从喧嚣
的都市步入了宁静的乡村。

这里的天是蓝的，风是轻的，夕
阳中弥漫着油菜花的浓香，油菜花
香里涂满了夕阳的色彩。这一地金
黄的油菜花，是那么的熟悉而又让
人觉得亲切。

也许是远离故乡太久了，每次
看到这一处处花开，我就会想起那
个远在几百里之外被漫山遍野的油
菜花包围着的故乡。

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关于故土家园的记忆，往往与一条
河，一口池塘，一座水库，或者一幅
画面相牵连……

是啊，在我的记忆里，此时的故
乡大别山正是春天随手挥毫泼墨而
成的一幅山水画。那里的天也是蓝
的，风也是轻的。远山也许才刚刚走
出冬天，正在一点点悄悄地返青着。
村口边的两三株桃花，羞红着粉色
的小脸，望着河面上千万条柳枝妩
媚的倒影，想着一些谁也猜不透的
小心思。

在布谷鸟一声声水灵灵的歌声
里，一处油菜花开了，又一处油菜花
开了。高高低低的秸秆碧绿青翠，舒
展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叶子，像一双
双展开的手掌，托着一粒粒青绿色

还未盛开的花苞，举着一朵朵淡黄
色已完全绽放的花瓣。那一簇簇的
花朵挨挨挤挤连成一片，起起伏伏
像潮水般从一块田地流向另一块田
地，最终汇成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海
洋。

这个时候不用抬头，哪怕你闭
上双眼掩上双耳，都能感受到那些
小小的花朵创造的壮观与美丽。空
气中满满的花香，虽然是无形的却
似乎又是有形的，你随随便便伸出
双手，便能轻轻松松地捧起一把春
天的芬芳。在那一缕缕甜丝丝的芬
芳里，你会看到有一只只蝴蝶在翩
翩起舞，你会听到有一只只蜜蜂在
轻轻歌唱。

阳光一天天地暖和起来，风儿
一天天地柔和起来，休整了一冬的
大人们纷纷走出了家门。东头那块
菜园的草该拔了，南边那块闲置的
空地该犁了，西面山脚下的麦子又
长高了，北边那块田的秧苗该施肥
了。

走过一条条长长的田埂，他们
忙忙碌碌的脚步加快了，他们互相
打招呼的嗓音洪亮了。劳作之余，他
们有时也会停下来，目光像阳光般
温柔地抚过那一片片盛开着的油菜
花。或许因为看习惯了，那连绵不绝
的花海在他们眼里其实已算不上是

什么新奇的风景，他们既没有那份
闲情也没有那份逸致，他们在浓郁
的花香里，打捞起的是一年的丰收
和希望。

小小的我们会带上小铁铲挎上
小竹篮，像一条条小鱼般偷偷溜进
油菜花的花海里，因为这里有各种
各样采不完的猪草和野菜。不过大
人们怕我们调皮弄断了油菜碰落了
菜花，其实是不让我们去的。可当
我们踩着松软的泥土，钻进密不透
风的油菜花丛里，那一棵棵油菜比
我们个子还高，因此他们也无法知
道我们到底躲进了哪一块田地里。
可等我们兴高采烈地装满一篮子的
嫩草和野菜，才发现我们脸上手上
沾满的黄色花粉，身上沾满的油菜
花香，早已暴露了我们先前的行
藏。

当夜幕徐徐降临，一抹浅浅的
月色点亮一方清澈的水面，蓦地惊
起了一池又一池的蛙鸣。此起彼伏
的蛙声翻起那浓郁的油菜花香，飘
过静谧无声的竹林，流过一马平川
的打谷场，穿过每家每户紧掩的门
窗，像一张网缠缠绕绕便覆盖了村
里的各个角落，小小的山村静静地
卧在无边的油菜花香里，充满了浓
浓的诗情和画意。

可是我现在的故乡啊，虽然天
还是那么蓝风还是那么轻，桃花每
季谢了依旧还会再盛开，燕子每年
走了依旧还会再回来，还能看到这
么一片片金黄色的海洋吗？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为了更大的
梦想纷纷走向了远方。我辗转的身
影也游离了故乡的怀抱，唯有在这
陌生的异地他乡寻找那些曾经点点
滴滴的痕迹，在我深深浅浅的文字
里拾捡那段无法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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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泊渡里“可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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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见见油油菜菜花花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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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看花正当时。清晨，四五辆车子迎着初升的朝阳，向着与
儿街镇真龙地村的方向驶去。打开车窗，一阵阵带着新春草木的芬
芳，扑面而来，感觉肺腑一下子变得清爽起来。

真龙地村的名字，听起来就像与流传千古的神龙故事相关联，
但小村看起来是寻常的皖西小山村，白墙红瓦的小楼，稀稀疏疏地
矗立在山坳里，守望着眼前的青山绿水。我们的目的地九曲岭就位
于该村最西段，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向上延伸。这“九曲”二字，不
知是指九道山弯，还是九片山头，引人遐思，想一探究竟。

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缓缓向岭头攀去。车外的景色随着
起伏的山势变得五彩斑斓，浓密的乔木将直射的阳光搅碎成随风
舞动的金斑。行驶间，不知是谁轻轻“呀”了一声，于是，大家停车抬
头望去，看见前面山坳里，有一片粉色的樱花林海。

那片野生樱林，没有花圃园林中那样整整齐齐的排列，只是自
然洒脱、率性而为地生长着。山腰处起，树挨树，坡连坡，直漫上岭
巅。放眼望去，花色白中透粉，粉嫩粉嫩的，就像刚出生婴儿的脸
蛋。一阵山风吹拂山岭，朵朵樱花随风轻颤，飘旋而下，须臾，为山
岭披上了一层粉白的嫁衣。

此刻，我们不再说话，或拍照，或静望。一位友人站在樱花树
下，抬起头，如痴如醉地凝望着，仿佛那片花海里藏着心中渴望的
彼岸。另一位友人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捡起一片刚落的花瓣，仔
细观察着它的经络，好像要从中探索大自然生存的奥秘。还有一位
友人端着相机，眯着眼睛，不停地移动镜头，持续拍下这花、这草、
这入眼的青绿红花。

我静静地站在路边，安静地聆听着草木相交发出的轻微声响，
此声音是细微的、悠长的，仿佛为这宁静的山林增添一分喧闹，平
添了三分仙气。在这九曲岭上，面对一片从开到落，自然形成的樱
花海，感觉自己掌握的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想不出任何语言来形容
它，就这样静默地看着，仿佛要把自己融进这片山林中。

一阵稍大的风吹过山林，大片大片的樱花急促地离开枝头，四
处飘扬，好像下了一场粉白色的大雪。那景象，美得让人目不暇接，
更让人痛惜其美丽驻留人间的短暂。樱的花期是很短的，短到一场
春雨，一阵山风，便可收割它的璀璨。可它仿佛毫不在意，只是拼尽
了所有，在万物复苏的季节，绽放出自己最美丽的妆容，短暂停留
在人世间，然后落进土里，融化成泥，为这山倾尽最后的力量。

返程回头望，那片樱林已被稠密的乔木遮掩，渐渐地看不见了。
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静静地花开花落，奏响着自己生命的乐章。而
我的车里，也仿佛载回了一方春色、一缕花香，让我心灵久久沉醉。

九曲岭的樱花
纪慧

吕吕跃跃  摄摄

黄黄政政    摄摄


